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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勇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一位政治上守旧而
学术上富有造诣，堪称近代音韵学家和数学家的
人物，他还是中国拼音运动史上正确解决方言与
共同语关系问题的第一人。在政治上，他官至大
清国的学部副大臣（教育部副部长），誓死捍卫清
朝政权，思想保守，曾写信给袁世凯劝他将帝位
还给清室，还想过为保住清朝统治让溥仪娶个德
国妻子。这个集保守与开明于一身的矛盾体，便
是祖籍阳信的清末著名数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劳
乃宣，被世人称为一代饱学之士。

凭文才进入吏部
据《清史稿》记载，劳乃宣担任县令时，每天

清晨即起，然后升坐二堂，向衙役们交代完当天
的任务后，再升大堂接受诉讼。只要有人来告状，
就随时升堂办理，并下令“役吏不能隔民”，也就
是说百姓的诉状都要交到他手，一一过目，并亲
笔进行回复，办理案件日理日清，从不拖延积压。
据史料记载，在其任县令期间，还曾三次在上级
的考核中被评为“卓异”。

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并迅速呈
现燎原之势。劳乃宣撰写了《义和拳教门源流
考》，表示经过考证义和团是邪教白莲教的支流，
源于八卦教中的离卦教，早在嘉庆年间就被明令
禁止。劳乃宣不仅将这份考察结果在其任职上进
行大规模宣传，呼吁百姓不要参与，同时也呈送
朝廷，申请将结果全国颁布，以禁止义和团运动。

虽然慈禧太后最终决定利用义和团对付洋
人，对其采取了怀柔政策，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
源流考》并没有推广到全国，但他的学识却被朝
廷看到了。1900年，劳乃宣终于离开县令的岗位，
被调入京，任吏部稽勋司的主事。可官没安稳当
几天，义和团的势力也进京了，与拳民们正面打
过交道的劳乃宣深知“大乱将作”，于是“请急南
归”，于1901年10月任浙江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

前身)总理（校长）。
劳乃宣的主张虽然没有被清政府认可，却得

到了袁世凯的肯定。文史学者丁志可，在《劳乃
宣：左手学者，右手官吏》中就曾写道：“1899年，
袁世凯赴任山东巡抚的路上遇到了劳乃宣。劳乃
宣把自己对义和团的考证书拿给袁世凯，得到了
袁世凯的首肯。袁到山东以后，建议清政府对义
和团严加预防。他自己则痛下杀手，使山东义和
团死伤惨重。对于袁世凯镇压义和团的行动，劳乃
宣鼓掌叫好。六年后，他在与徐世昌谈到这个问题
时，还称赞袁世凯：‘山东能保全，全在他，令人感
佩。项城(袁世凯)用我之言而收效，至今犹未忘。’”

首位汉语拼音倡导者
劳乃宣先后在上海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

学前身）当了三个月的监督（相当于校长），后在杭
州的求是大学堂当监督两年多，在1911年任京师
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总理（校长）。近百年前，
其一人先后做了中国三所名牌大学的校长，可谓
是个奇迹。在任学部侍郎兼京师大学堂总理时，他
极力提倡中国语言的统一，主张以北京话为基础，
全国通用；他主张汉字简化、拼音化，认为这样有
助于教育的普及，受教育的人多，国家才能富强。

1883年劳乃宣出版《等韵一得》一书，这是清
代最晚出的等韵学著作，也是清末唯一的一本等
韵学著作。《等韵一得》属南派系统。全书分内外
篇，内篇以声母、韵母、四声为三个纲，包括字母
谱、韵摄谱、四声谱等10谱；外篇包括字母、韵谱、
四声、双声叠韵、反切、射字、读法、杂论等8个内
容。该书条理清晰分明，审音精细，分类多合现代
音理。在等韵学研究中有一定的成就。他还是汉
语拼音文字的创始人。1905年，劳乃宣为了弥补
王照所提倡的官话合声字母只能拼写北方话的
不足而在其基础上增加了6个声母、3个韵母和一
个入声符号，以拼写下江官话，这就是宁音谱(后
以《增订合声简字谱》为名在南京出版单行本)。
在此基础上再增加7个声母、3个韵母、一个浊音
符号，以拼写吴语，这就是吴音谱(后以《重订合
声简字谱》为名在南京出版单行本)。在吴音谱基
础上再增加20个声母、2个韵母，制成闽广音谱
(未出单行本)。1907年出版的《京音简字述略》阐
述了王照的官话字母，同年出版的《简字全谱》

（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则包括了京音、宁
音、吴语和闽广音四谱。1908年5月，应召入京，于
颐和园晋见慈禧太后，向慈禧太后建议简化汉字
并推广汉语拼音文字，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
到御批，让“学部议奏”。1909年，劳乃宣与赵炳
麟、汪荣宝等一班名流，在北京成立了研究文字

改革的最早的群众性团体之一“简字研究会”。他
的合声简字在南方得到广泛传播，从而使他成为
中国拼音运动史上正确解决方言与共同语关系
问题的第一人。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定注音
字母时，多采其说，从此，汉语拼音逐渐在我国推
广开来。其编写的汉字拼音方案，鲁迅曾称赞说

“先进得很”。当时政府以劳乃宣、王照的两个方
案编成了“注音字母”，在我国流行通用了几十
年，字、词典以其注音。新中国成立后，编制的《汉
语拼音字母方案》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忠诚而守旧的捍卫者
1899年义和团运动遍及全国，时任河北吴桥

县令的劳乃宣奉清廷之命尽力镇压。从清朝科举
中走出来的劳乃宣，始终笃信能依靠大清王朝的
余威，并以清朝遗老自居。

在清末法务大臣沈家本为主修订《大清新刑
律》时，以劳乃宣、张之洞的“礼教派”与沈家本的

“法理派”进行了激烈争斗。劳乃宣认为外国之俗
重平等，而中国之俗重伦常，凡是那些旧律中与
平等原则不符合的却是中国伦理，法律应尊重伦
理。“山中甲子今何日，醉读《离骚》独问天。”劳乃
宣这两句诗，正反映了他在所处历史年代中，对
大清王朝内忧外患、国势衰颓的叹息，以饱学之
身事忠报效的殷切。在他看来，国之大变局，无非
与历代王朝的分化危机一般，“自有生民以来，无
日非创局以也，岂制今日而然哉!”。

民国成立后，他志存复辟，在辛亥年冬天作
了《共和正解》。在劳乃宣的解释中，共和是周宣
王因太子太年幼，不能执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
卿“和”与“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宣极力兜
售他的理论：共和乃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将
民主加进共和，是“不学无术”。

劳乃宣上下频繁活动，为王朝复辟鞍前马
后，冲锋陷阵。

末代皇帝傅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录了这
样一件趣事：光绪和隆裕奉安时，在灵棚中，刚当
上袁政府外交总长的孙宝琦，身穿礼服进来时，
劳乃宣与另一孤臣梁鼎芬，一唱一和，大庭广众
之下大骂孙忘了清宗规矩，竟穿礼服来见先帝先
后，没有廉耻。

为策划复辟，劳乃宣甚至组织遗老遗少成立
社团“十老会”，但终不能挽救大清的命运。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当一切终为定局时，
劳乃宣选择了与他姓“劳”同音的崂山隐居。他把
再无法实现的政治企图，寄托在了自认为蕴含他
血脉渊源的峻奇自然山水之上。“海色苍茫外，还
疑别一村。窗虚山作画，林密树为门。宴坐时忘我，

携行或弄孙。不知寰宇内，万里战云昏。”在这首清
闲诗意中，透出了一代遗老静居归隐的无奈。

在青岛的最后20年
据《清史稿》记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劳

乃宣再次应诏入京，“以四品京堂候补，充宪政编
查馆参议、政务处提调”。次年，任江宁提学使。
1911年再回北京，任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总
监督(校长)，兼署理学部副大臣，也就是大清朝的

“教育部副部长”。
1911年，清廷退位后，清朝的遗老们出于人

身安全的考虑纷纷逃出了北京城，他们中一部分
住进了上海和天津的租界，还有一部分来到了德
国人管辖的青岛。

和其他逊清遗老不同，劳乃宣不是自己躲来
青岛的，而是应邀而来的。应何人之邀？此人正是
青岛人十分熟悉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卫礼贤怎
么会邀请劳乃宣，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
就是劳乃宣的好友，曾任山东巡抚的周馥。自
1898年，清政府被迫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
约》，清廷一直对德国人抱有畏惧之心，德国占领
青岛之后，周馥打破禁令，是访青的第一位清朝
高官。访问的结果让周馥惊喜，德国总督彬彬有
礼，还摆下盛大的宴席，这样的礼遇让他把德国
人当成了朋友。

当周馥得知自己的德国好朋友卫礼贤想要
成立“尊孔文社”研究汉学却毫无头绪时，他脑海
里出现的第一人选就是自己的好朋友劳乃宣。有
了这位前山东巡抚做中间人，劳乃宣于1912年冬
天就来到了青岛，住址位于大鲍岛东山礼贤书院
旁（今上海路9号青岛九中校内）。据说，劳乃宣对
于能够来青生活十分兴奋，因为他查到“劳”姓是
因为祖先居于“劳山”，以“山”为姓，后来劳山才加
了“山”旁称“崂山”。所以说“劳山为吾家得姓之
地”，因自诩“劳山居士”。能回到祖先生活之地，劳
乃宣非常高兴，他专门请金甸丞为自己画了一幅

《劳山归去来图》，并从此自号“劳山居士”。
在这里劳乃宣抛弃政事，一心向学。与在青

岛的日本汉学家、《大青岛报》主编王汝等8人结
为文友，称“文中八仙”。1921年任礼贤中学（今青
岛九中）校长，以教育部副部长身份任中学校长，
可谓中国唯一。

劳乃宣花十年的光阴主动帮助德国传教士
卫礼贤翻译《易经》，卫礼贤听着劳乃宣讲解，翻译
后又用中文讲给劳听，多年后，这本中国《易经》在
西方出版引起轰动，乃至闻名于世的西方哲学家
容格也说，翻译《易经》的卫礼贤，是对他一生影响
最大的三个人之一。翻读劳乃宣手稿中写给卫礼

贤的信，可以清楚地读到劳乃宣的举动是完全有
意识的，他忧患清王朝的颠覆，会让中华文化再次
陷入秦代焚书的灭顶之灾，所以他自己秉力传教
士的精神和手段，为华夏文化作了一次精彩的传
递。因此劳乃宣堪称《易经》的国际传播者。

劳乃宣在青岛期间写了大量诗、词，结集为
《劳山草》、《劳山后草》、《劳山词存》等3种。通过几
百首诗词，使得后人了解了这一历史时期青岛的
风土人情，从一个侧面补充了历史文献的不足。

在这里，劳乃宣用一生中的最后20年，著有
《等韵一等》、《简字谱》、《等韵浅释》、《古筹算考
释》、《古筹算考释续编》等。期间曾回故土滨州阳
信，纂修了《阳信县志》。

曾劝溥仪娶个德国老婆
虽然隐居青岛，开始主事尊孔文社，但劳乃

宣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另一个身份——— 大清臣
子。他和其他顽固的复辟派一样，一直想着有一
天能再迎来大清帝国的天下。

1913年2月隆裕太后去世，但陵寝工程却因
清帝退位搁置，一直到1913年年底才修好。作为
全心全意忠于清王朝的复辟派，劳乃宣当然不会
错过这次入陵仪式，他身着全套清朝官服风尘仆
仆地由青岛赶往北京。他一进灵堂便跪地大哭，
哀嚎之声如丧考妣。

去北京这一趟，他发现袁世凯并不像孙中山
那样的革命、共和，而是重用清朝旧臣，尊重宫中
帝后，这让劳乃宣看到了一丝希望。回青后他马
上把自己写的《共和解》请赵尔巽(时任清史馆总
裁)入京时带给袁世凯。劳乃宣在文中写道，周成
王登基时，因年幼不能理政，才由周、召二公夹辅
王室，称为共和政治。他想以此向袁世凯说明“共
和乃是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送走赵尔巽后，
他又写了一部《共和续解》，并提出让袁世凯以摄
政王身份摄政十年，等到宣统皇帝长大，再将帝
位归还清室，那时候袁世凯还可以做王爷。除此
之外，劳乃宣还动用了袁世凯的儿女亲家周馥，
以及由青岛去北京当国务卿的徐世昌。见劳乃宣
如此良苦用心，袁世凯本想重用他，可是有幕僚
认为劳乃宣公开大喊复辟，太为惹眼，于是袁世
凯只给了劳乃宣一个参政院参政的虚职。劳乃宣
接到聘书大失所望，于是以病老为由推辞掉了。

劳乃宣的复辟之心并未因此破灭，他听了卫
礼贤的建议，给宫中的宣统废帝写了密信，建议
溥仪娶德皇威廉二世之女，这样德国就可以公开
出面支持宣统复位了。

1921年7月21日，劳乃宣在青岛逝世，终年78
岁，一代饱学之士终谢世。

■ 齐鲁名士

一位政治上守旧而学术上富有造诣，堪称近代音韵学家和数学家，同时又誓死捍卫清朝政权，力主复辟清朝，也曾是中中国三所名牌大学的校长……

劳乃宣：集保守与开明一身的学问大家

□ 于建勇

拉贝，尽管是一名纳粹党员，但丝毫不影响
中国人民对他的崇高敬意，他被誉为“中国的辛
德勒”。

就是他，在“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和十
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
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为
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
在他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园里，也挤进了600多名中
国难民，受到保护”。（《拉贝日记》序言，胡绳）

错估形势 拉贝受阻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被南京难民视为“活菩

萨”的拉贝。
约翰·拉贝（John Rabe，1882年-1950年），德

国汉堡人。1908年8月18日来到北京，在一家德国
商店当售货员。次年10月25日与女友朵拉在北京
结婚。1911年，应聘到德国西门子驻北京分公司
做会计兼文书，后担任北京分公司经理、天津分
公司经理。1931年11月，出任南京分公司经理。

对于七七事变，拉贝一开始不以为然：“1937
年夏季在北平郊区卢沟桥发生所谓的‘中日摩
擦’时，在南京的我们曾认为，这起发生在北方的
小小的事件会在当地加以调停解决的。”（《拉贝
日记》，以下若未特别标注，均引述于此）

可是，拉贝错了。正因为不以为然，所以拉贝
还是决定到北戴河避暑。妻子朵拉已经于6月份
先期到达。

拉贝原计划经津浦铁路北上，不料因7月30
日天津沦陷，只能乘坐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艘轮
船去了秦皇岛。

尽管拉贝在秦皇岛很愉快，可好景不长。当时
秦皇岛已被日军占领，“不断有运送军队的火车驶
向天津，每列火车都架有高射火炮”。这使拉贝有
些紧张：“情况看来要比我估计得严重得多！”

在北戴河，人们对日军早已占领此地似乎没
什么感觉，但空气有些紧张，它促使拉贝立刻在
秦皇岛请人预订返回上海的飞机票，回答却是：

“两个月内的机票已售完。”
正当拉贝考虑怎样才能尽快返回的时候，又

传来消息，上海也受到了日本人的进攻。这就是
八一三事变。

8月13日，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中国军
队发动全线进攻，中国守军当即予以猛烈反击。
八一三事变从此爆发，淞沪会战由此开始。8月14
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这让拉贝有些心慌：“眼下已不能指望经上
海港返回了。这使我不知如何是好。而此后又逐
渐传来消息说，日本飞机已经袭击南京。”

8月15日，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8月19日，

两度空袭南京。8月27日，再次空袭南京。据次日
《申报》报道，27日这天，全市房屋被炸毁500余
间，“无辜平民被炸毙、焚毙者数百人”。

拉贝坐不住了：“这时我醒悟到了形势的严
重性。现在就只有从天津经海上去烟台或青岛，
再从那儿坐胶济铁路的火车经过济南回南京。”
于是，拉贝便与胶济铁路产生了“交集”。

涉险南下 风雨相随
涉险南下，赶赴战区，无疑是一种冒险。但拉

贝不这么看：
“我从比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这里来不是出

于冒险的兴趣，而首先是为了保护我的财产，为
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当然洋行不会期待
(也决不会这么做)我为洋行而被打死在这里。我
绝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
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

话说得很实在。8月28日凌晨，拉贝在夜幕下
告别妻子，约15个小时后到达天津。

对于天津，拉贝并不陌生，他曾在此生活了6
年（1925年-1931年）。他在南京工作期间，他的家
属一直住在天津，他的女儿在天津结婚，外孙也
出生在天津。

天津好友给拉贝搞到一张英国海轮船票。让
拉贝颇感惊讶的是：

“这艘轮船连烟囱边上都挤满了中国难民。
我正好还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了战争在天津造成
的破坏，其中有一个我们花了很大精力建造起来
的自动电话局被损坏就证实了这一点。街道上设
置了铁丝网路障，但每处日本兵都让我们德国人
顺利通行。”

看来，日本当时对德国网开一面。无怪乎后
来拉贝为使安全区免遭空袭，亮出的是一面大大
的纳粹旗帜，居然还挺管用。

本来逃难就够受的了，可老天偏偏不开眼，
又下起了倾盆大雨。这似乎预示着：逃难之路，充
满凄风苦雨。

“在倾盆大雨中，一只小小的拖轮拖着两只挤
满了逃难的中国人的小船。从白河(译注：当指海河)
向下游驶去，数小时后才到达大沽。那里，那艘应该
送我们去烟台的轮船一下子拥上了许多中国难民，
我在拥挤中一度丢失了行李，后来用了很长时间才
找到。除此以外，一路上再没有发生什么事。”

貌似一路平安，其实不然。
“在烟台，下船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爬过几

道铁丝网路障后，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送我到
旅社去的人力车。这时已是黄昏时分。我把人力
车顶篷推到边上，以便看一眼我冒冒失失来到的
这个地方。”

想必，拉贝当时的心境，就像这风雨中的黄
昏，一片灰暗。

在“经过了9家小酒馆和3所教堂”后，拉贝终
于来到靠近海滨大道尽头的海滨旅社，此时已被
淋成“落汤鸡”。

随后，拉贝联系了安茨公司老板布瑟先生，
布瑟是西门子公司在烟台的代理，也是拉贝的老
朋友，1919年曾与拉贝一同被遣返回国。

这里面有个插曲。“一战”期间，北洋政府对
德宣战，1919年，拉贝被遣返回国。但第二年，他
又回来了，又以某中国外资公司高级顾问的名
义，继续为西门子公司工作。政府怀疑他目的不
纯，对他进行监视。直到国民政府在南京扎根，并
认可了西门子公司在华权益后，他才告别了“黑
名单”，不再是“形迹特殊的人”。

在烟台，拉贝度过了短暂的愉快时光。让拉
贝高兴的是，布瑟的女儿刚从南京返回，带回了
南京的消息。

但她带来的消息却是不妙的：南京在8月中
旬就受到了猛烈轰炸，居民们都在纷纷逃离。此
外，烟台的周围地区遭到了水灾。乘机动车到胶
济铁路去是不可取的，因为布瑟小姐乘坐的汽车
途中就不得不多次停下来，全部乘客被迫下车，
车子才重新发动起来。

后来，布瑟帮忙搞到一张去青岛的船票。那
艘轮船同样挤满了中国难民。由于平津和上海是
战区，众多难民涌向暂时无虞的青岛。同拉贝一
样，再转道胶济铁路西逃。

抵达青岛后，拉贝拜访友人，漫步青岛，“为
的是再看一看那些曾经属于德国的地方，我们也
看到了日本人撤出的地方。”

对于青岛，对于日本，德国人心态挺复杂。青
岛是二十世纪初德国倾力打造的“模范殖民地”，
投入巨资进行建设。青岛也是德国的伤心之地，在
1914年日德青岛战争中，被日本打得落荒而逃。

胶济沿线 满目凄凉
尽管战事还没有波及胶济线，但铁路沿线的

景象让拉贝倍感凄凉：
“胶济铁路两边远远近近的村庄和田地都被

水淹没了，有些居民蹲坐在自家倒塌房屋的梁木
上。只要火车一停下来，乞讨民众的凄惨的哀求
声就从各个窗口传进来。”

原来，同年8月，济南“长清玉符河决口，大水
向东淹没济南百余里之村庄，受难灾民达十余万
人”。后又“因黄河决口，被淹区域达八九县之多”。

（《民国山东道院暨世界红卍字会史事钩沉》，李光
伟，载《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一期）

到济南后，拉贝住进石泰岩旅馆。石泰岩旅
馆是由德国人石泰岩在1904年创办的，位于胶济
车站南侧的大马路（今经一路）。前后两个院，前
院是二层楼房，后院是平房，总共有五六十间房
屋，旅馆有50张床位。

据1927年《济南快览》记载：“德人石泰岩所
设之旅馆，完全为西洋式，兼营餐馆及牛肉之贩
卖，每日房金自八元至四元。旅济之西洋人多寓
于此，盖得言语习惯之便利，中人鲜有入者。”

石泰岩与胶济铁路济南站颇有渊源。据1934
年《济南大观》记载，车站大楼内的胶济铁路饭
店，亦由石泰岩担任经理。因此，拉贝住在石泰岩
旅馆，不论吃住，还是旅行，都方便得很。

拉贝在回到南京后，在日记中曾提及济南，
不过不是饭店，而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韩湘琳。

韩湘琳（1906年—20世纪80年代），山东临淄
县人，曾就读于齐鲁大学经济系。南京大屠杀亲
历者，时任拉贝的秘书。拉贝对他评价甚高：

“我给了我的助手韩先生一笔预支款，使他
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济南去。
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
离开，我就跟您走!”（1937年9月21日日记）

“韩先生决心与我同甘共苦。这也是我对他
唯一的期望。他是一个正直的人!”（1937年11月19
日日记）

住在济南的拉贝肯定想不到，在他后来拯救
的难民中，其中一个后来成为济南铁路局职工家
属，她的名字叫徐淑珍。

1937年12月18日，南京大屠杀（12月13日）发
生之后的第五天，18岁的徐淑珍随同母亲、还有
20岁的姐姐徐淑德，以及两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弟
弟，逃难来到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这
是拉贝所负责的国际救济机构下设的25个难民
收容所之一。尽管当时收容所内人满为患，但看
门老人见徐淑珍的母亲裹着小脚，带着四个小孩
很不容易，便好心收容了他们。

此后，徐淑珍和姐姐徐淑德在收容所内做义
工。保留至今的“南京难民区国际救济委员会委
员暨收容所所长率全体职员摄影纪念”照中，就
有当时风华正茂的姐妹俩。

徐淑珍离开难民所后，到南京市卫生防疫站
做实习生，后嫁给了薛惟城。1953年，徐淑珍随薛
惟城到济南定居。薛惟城在济南铁路局防疫站工
作。如今，徐淑珍已是96岁高龄，尽管记忆大不如
前，但历史不会风化。

再说拉贝，在津浦铁路济南站，乘火车南下，
顺利地到达浦口，再渡江到南京。这天，已经是9月
7日了。而他从秦皇岛启程的时间是8月28日凌晨。

拉贝感慨良多：“和平时期坐火车只需40个
小时的行程，可是这次我花了10天半时间。”

微弱烛光 划破黑暗
一到南京，拉贝就开始忙碌起来。当然，也处

在极度危险当中。
“9月19日、20日在这两天里，我在4次空袭中

受到了战斗的洗礼。从这一天起开始了－－我的

战时日记在那些狂轰滥炸的日子里，我和我的中
国人坐在一个自己设计建造的防空洞里，它虽然
不是绝对安全，但可以保护不受榴霰弹的炮火和
炮弹碎片的伤害。在院子里还撑起了一块长6米
宽3米的帆布，我们在帆布上画了一面有卐字标
记的德国国社党党旗。”

“德国国社党”，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
党”，简称纳粹党。尽管纳粹党旗后来让许多人心
生厌恶，可就是这面党旗让许多中国人免遭轰
炸。因为二战时纳粹德国与日本是盟国。

“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
德国纳粹党旗下面，那是为防日本飞机轰炸而备
的，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拉贝1937年
12月12日日记）

当然，拉贝领导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保
护的不仅仅是这些人，还有更多更多的中国人。
对于自己的善举，他是这样说的：

“由于我们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以前一直
在这儿从事传教工作，他们一开始就把战争期间不
离开自己的中国朋友视为自己基督徒的责任。我作
为一个商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因为我30年来一
直是在这个国家。在我如此长时间地享受到这个国
家及其居民的热情好客之后，我也是从开始起就认
为，在他们遇到不幸时不抛弃他们是合适的。

这就是促使我们这些外国人坚持留在这里，
试图帮助遭受苦难的中国人的原因。这些人是中
国人中的最贫穷者，要离开这个城市又没有钱，
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拉贝及其同仁身上所体现出的人性光辉，与
灭绝人性屠杀中国人的日寇有着天壤之别。

1938年2月，拉贝应西门子总部要求，离开南
京，返回德国。就在离开南京时，他又救助了一名
中国人，把躲在他家养伤的中国飞行员王光汉，
扮作佣人安全带到了上海，又护送到香港。

拉贝回国后，先后通过作报告、播放记录片、
给希特勒写信等方式，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但当局强令他保持沉默。

“二战”结束后，拉贝又因为纳粹身份，先被
苏联人逮捕审问，后被英国人抓去审问。在证实
没有犯错之后才被释放。

“今天，约翰·拉贝已被视为兵连祸结之中的
弥赛亚（注：救世主）。是他的出现改变了无数人的
历史，也是他给了那段历史微弱的烛光，使它并非
绝对意义上的漆黑一片。”（《约翰·拉贝画传》序言）

■ 旧闻拾遗

提起南京大屠杀，世人皆知；提起《拉贝日记》，家喻户晓。可拉贝与山东的一段渊源，却鲜为人知。正因为七七事变变，让拉贝与胶济铁路产生“交集”。

这段几经辗转、颠沛流离、凄风苦雨的漫漫旅程，让拉贝颇多感慨：“和平时期坐火车只需40个小时的行程，可是这次我花了10天半时间。”

拉贝的山东之行

拉贝

劳劳乃乃宣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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